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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新生词“点赞”的研究
——基于使用语言模型及复杂适应系统的理论视角

何　享

摘　要：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网络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语言变体，是一个由认知、文

化和使用三者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适应系统，经历着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本文以网

络新生词“点赞”为研究对象，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及“基于使用”的语言观为基础，对“点赞”

表达从意义建构、语法化以及语用适应 3 个维度对网络语言复杂、动态、非线性的发展过程展开

探讨。研究表明：网络新生词“点赞”处于一个语义不断深化、语法功能不断拓宽的动态适应发

展过程中。本文认为：网络语言是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语言现象，社会发展对网络语言具有极大的

影响和推动作用，网络语言遵循在使用中发展、在社会互动中动态地适应和演化的规律。网络语

言的发展过程反映了语言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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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网络语言是由网民创造，在网络交流中使用的一种媒体语言（秦秀白，

2003），代表了一种互联网文化。随着通讯技术的发达，网络语言蓬勃发展，

对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成为语言研究者不能忽略的一

个课题。  
网络语言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推广诞生并发展起来的。产生之初，国外学界

对网络语言的研究主要从传播学和语言学两个角度展开。早期传播学著作中，

学者们对作为数字化媒体下网络语言的特征作出了预测，认为网络语言具有碎

片化、去中心化等特征（Heim，1993）。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 Susan Herring 教

授是最早从语言学视角研究网络语言的学者，她指出网络语言的出现会改变人

们使用语言的方式（Herring，2004）。英国语言学家 David Crystal 探讨了因特

网对语言的影响，认为“因特网拓宽了语言的范围，产生了更为丰富的语言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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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类语言的创造力在因特网中焕发了新的生机”（Crystal，2001：241）。此后，

针对网络语言的研究逐渐增多，如 Lee（2007）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台湾地

区的网络语言——火星文的语言特征及其使用群体进行了研究；Neuage（2005）
应用语篇理论对网络社交聊天室语言特征展开了分析等。整体上，国外对网络

语言的研究与网络发展保持同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涵盖了网络交际和网络语

言的各方面。

国内网络语言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从互联网连通的 1994 年至今

的 20 多年时间里，国内学界对网络语言的研究取得了迅猛发展。国内现有有

关网络语言的研究中，语言学视角是网络语言分析研究领域的主力军，其它依

次是教育学、传播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在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的启蒙阶段网络

语言研究中，学者主要关注的内容包括大众对网络语言的态度及网络语言的规

范（闪雄，2000），网络语言的性质、形式特征和修辞现象等（劲松、麒坷，

2000；邝霞、金子，2000）。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语言的快速发展，学者

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网络语言自身的特点（彭嘉强，2001；张建冲，2003；邓

军，2004）以及网络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许钟宁，2004）等。语言学研究

的深入和新语言学理论的出现极大地拓宽了网络语言的研究视角，学者们从语

体学角度（秦秀白，2003）、系统功能语言学角度（黄国文，2005；李旭平，

2005）以及模因论（何自然，2003）等视角出发，广泛深入地探讨了网络语言

的构成、性质及其相关特征。国家对网络新词规范和引导的加强使得研究者们（如

白解红、陈敏哲，2010；刘冬青、施建平，2010）开始从心理认知和社会层面

探讨网络语言的形成机制及社会意义。总体上，国内语言学角度的网络语言研

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者们对网络语言的探索已由表层的语言现象深入到网

络语言本体内部（陈敏哲、白解红，2012：130）。

国外网络语言研究大多以英语或其它印欧语系的语言作为研究对象，英语

作为网络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属性特征及变化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和汉语网络语言

具有一定的共性和相通性，但是汉语网络语言的发展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和考验

应该具有中国独有的特点。国内关于网络语言的研究一般倾向于将网络语言分

成不同的模块从不同的视角进行独立性研究，或聚焦某个阶段某些网络热词的

特性，较少将网络语言视为一个有机体系，探索语言系统的复杂、交互及动态

的发展过程。“点赞”源于西方网络字符，西方字符和中国汉字的完美邂逅造

就了当前“点赞”成为极具正能量、极富中国特色的网络热词。

本文以网络新词“点赞”为研究对象，以“基于用法”的语言观为基础，

从复杂动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出发，对网络新生词“点赞”的语义演化、语法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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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及语用适应 3 个维度进行探讨，旨在揭示网络语言复杂、动态、非线性的发

展过程。  

一、理论基础

1. 基于使用的语言模型（Usage-based Language Model）
随着功能主义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尤其是认知语言学学科

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兴起和发展，语言学理论从传统的规定主义，经过结构主

义、转换—生成语法等“基于规则”（Rule-based）的语言理论，进入了以认知

语言学为主要代表的“基于使用”（Usage-based）的语言理论时代。学者们

越来越意识到：语言使用和语言能力二者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Bybee， 
2006）。语言的习得和学习是一个逐步形成、自下而上的建构过程，而言语

使用过程中的语言实例是整个语言系统的建构基础，语言系统的发展和语言

能力的获得从根本上是建立在语言使用基础之上的。认知语言学家 Langacker
（1988/2000）在总结了一系列具有认知—功能取向语言学流派的基本理念基础

之上提出了“基于用法的语言模型”（Usage-based Language Model）。该语言

模型的核心观点包括：（1）语言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交际；（2）任何自然

语言总是在语境中使用，受语境因素的影响；（3）语言是后天学会的，不存在

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4）语言意义不仅来源于词项，语法结构本身也具有意

义（Tyler， 2010；王初明，2011）。 
2. 复杂适应系统理论（Complex Adaptive System）

复杂性一般被用来描述“自然界系统的产生、发展、进步和适应的过程”

（Sherman & Schultz，1998：63），具体指自然界的各个系统是由复杂多样、

相互作用的个体所组成，系统中个体以一种非线性的模式变化发展。随着遗传学、

免疫学、生态学、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等相关学科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

们越来越意识到：“每个系统都是一个通过对周围环境的不断适应和改变而获

得动态进步和发展的复杂适应性系统。”（Holland，2006b：8）近年来，认知

科学很多领域的相关研究（Christiansen，1994；Christiansen & Chater，2008；
Schoenemann，2005）表明：语言使用方式对语言的习得、语言的建构、语言

的认知模式及语言的演化有重要的影响，而语言习得、使用以及变化过程之间

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属于同一系统的不同方面。因此，语言可以被看

作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

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Holland 于 1995 年正式提出了复杂适应系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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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 Adaptive System，简称 CAS）。CAS 理论认为系统的构成元素是具

有主动性和适应能力的主体，在系统演化和发展过程中，系统构件主体通过改

进自己的行为，与其它主体及周围环境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王中阳、张怡，

2007：187）。CAS 理论将整个系统元素理解为具有主动性和适应能力的主体，

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是复杂、动态、非线性和不可预测的，适应性是整个复杂系

统中最基本的条件，主体在不断适应变化中产生新层次的主体。CAS 视域下的

语言是一个由认知、文化和使用三者交互作用形成的复杂适应性系统。基于使

用的语言模型为解释语言的复杂适应性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分析语言发展提供

了一个整体的、动态的理论视角和研究范式。网络语言作为一种语言变体，也

是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因而，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研究网络语言的性质、使

用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方法。

二、“点赞”的形成

“点”和“赞”古已有之。作为名词，“点”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点，

小黑也”，即“细小的黑色斑痕”。作为动词使用的“点”含义丰富，可表示：

用笔加点 ；指定，选派 ；指点，提说 ；评论 等。《说文解字》对“赞”

字的解释为：“赞，见也。从贝，从兟。”“贝与玉同为上古礼器”，因而“赞”

为会意字，表示“人们纷纷带着财礼去觐见”。古汉语中的“赞”是一个独立词，

多作动词使用，且语义内涵丰富，可表示：引导 ；介绍 ；参与 ；选拔 ；

辅佐；赞美等。“赞”作名词用，主要表示一种常用于颂扬的文体，如柳宗元

的《梁丘据赞》。现代汉语中“赞”主要作动词使用，意思主要包括：（1）帮

助；（2）称赞。以“赞”字造词，汉语中早已有之，如“称赞”“赞美”“赞

 《说文解字 • 黑部》：小黑也。今俗所谓点涴是也，或作玷，从黑，占声，多忝切，七部。

 灭谓之点。——《尔雅 • 释器》。注：“以笔灭字为点。”

 可汗大点兵。——《乐府诗集 • 木兰诗》

 点拨；点点搐搐（指指点点）；点手（招手；指点）；点头知尾（一点即通，形容十分聪明）。

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沁园春 • 长沙》

 《说文解字 • 贝部》：“赞，见也。从贝从兟。则旰切〖注〗臣铉等曰：兟，音诜，进也。

执贽而进，有司赞相之。”

 太史赞王，王敬从之。——《国语》

 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史记 • 魏公子列传》

 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

 命太尉赞桀俊，遂贤良，举长大。——《礼记 • 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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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赞成”等。然而当“赞”作为动词语素和同样为动词语素的“点”合在

一起的表达却超出了常规的语法范畴，现代汉语词典中查阅不到“点”+“赞”

的构词形式，北大 CCL 现代汉语语料库也检索不到包含“点赞”一词的例句。 
“点”和“赞”搭配起来的使用源于网络社区的“赞”功能。Facebook、

QQ 空间、微博、微信、百度贴吧等国内外各大社交网站都提供了一个表达“赞”

的功能，即在每个网帖和状态下方都有一个由大拇指或爱心形状图标代表的“赞”

按钮，当网友对该帖内容表示欣赏、喜爱或支持时，就用鼠标点击这个“赞”图标。

因而，“点击赞图标表示对帖子的欣赏、喜爱或支持”是“点赞”的最初意思。

在语言的经济原则作用下，“点击一个赞图标”的动作很快被缩减为“点赞”。

“点赞”以简单快捷的方式适应了网络时代人们快节奏互动的需求，在社交网

站上一出现就受到网友的追捧，并迅速在社交网络圈中流行开来。 

三、CAS 视域下“点赞”非线性的动态发展

“点赞”作为新生词，在社交网络中诞生，伴随着网民的广泛使用和社交

网络的普及而发展。可以说，“点赞”的诞生与发展正是在其使用过程中通过

与网民的个体认知以及与社会语境之间的互动获得的。本部分以基于人民网检

索的“点赞”表达为例，从“点赞”表达的语义演变、语法构建以及语用适应

3 个维度对网络语言复杂、动态、非线性的发展过程展开探讨。

1.“点赞”的语义演变

作为一个以社交网络流行为契机而迅速崛起的网络新生词，“点赞”始终

与时代发展保持同步，在发展过程中，“点赞”被不断赋予新意义，原有语义

不断得到扩充与抽象。“点赞”由一个网络操作动作发展成为一种表达肯定、

认可和赞赏的态度。用义素特征分析法可作如下描述：

“点赞”原语义：［+ 鼠标动作］［+ 支持 / 欣赏］；

“点赞”新生义项：①［+ 具体动作］［+ 支持 / 欣赏］；②［+ 抽象动作］

［+ 肯定 / 支持］。

例如：

（1）刘涛老公晒女儿出生照，网友纷纷围观“点赞”并为小公主送上生日

祝福。（人民网—山东频道—娱乐，2016—06—23）
（2）在推特、脸书、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神龟兄弟成功“刷屏”，不

少观众纷纷自发“点赞”。（人民网—焦点，2016—06—24）
（3）因为民警是便衣，群众开始以为是在拍大片，后来得知真相后，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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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人民网—陕西频道，2016—06—23）
（4）富德生命人寿云南分公司领导为刚刚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赵婧送上

美丽的鲜花和暖心的鼓励。在场的人无一不为这个勇敢的姑娘送上祝福，为她

点赞。（人民网—湖北频道，2016—06—22）
（5）三天卖出 600 万斤苹果，农业部“点赞”苏宁农村电商。（人民网—

海南视窗，2016—06—23）
（6）“期末考试”成“快乐游考”，这样的教育改革是真正的“减负”，

值得点赞。（人民网—江苏视窗—教育，2016—06—21）
在上面的例子中，例（1）、例（2）中“点赞”是“点击赞图标表示赞赏和支持”

意思的缩写，具体指网友通过点击社交网站的赞图标，表达对刘涛女儿以及忍

者神龟的喜爱和欣赏；例（3）、例（4）中“点赞”是指“竖起大拇指”这一

具体的肢体动作，即在场群众对便衣民警和捐献造血干细胞姑娘的英勇行为竖

起大拇指夸奖、称赞，以表达内心的赞赏和敬佩；而例（5）、例（6）中的“点

赞”是对“点击鼠标”和“竖起大拇指”具体动作概念意义的扩充与抽象，是

一种赞赏和支持态度的表达。

“点赞”作为新生热词，以便捷快速表达情感的方式适应了网络时代快节

奏生活的需求。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和使用人群的递增，“通过点击赞图标以

表示赞赏和支持”的概念意义被越来越多的网民所接受，“高高竖起大拇指”

的“赞符号”抽象化为“夸奖、赞赏”的意义能指，进入个体大脑认知并存储

起来。当个体遇到想要表达赞美而又没有“赞图标”可点击的场景时，大脑认

知会直接调用固定化存储在大脑内部的“点赞”概念符号，个体会很自然地竖

起大拇指表示“称赞和夸奖”，并会相应地在口头喊出“点赞”的发音。随着“点赞”

从网络社区逐渐进入经济、文娱、社会等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点赞”语义

逐渐获得泛指化扩展和衍生，可以用来表示对任何相关事物和现象的称赞和夸

奖。只要遇到能引起关注、被认可的事物或现象，个体大脑认知都会通过激活“点

赞”的图式存储，调用“点赞”来表达内心的“欣赏和赞同”。 
从实在的点击鼠标动作，到具体的竖起大拇指动作， 再到“赞赏”概念意

义的形成，“点赞”语义经历了一个具体化、概念抽象化和泛指化的演化轨迹。

“点赞”的语义演变轨迹说明，语言不是封闭性的，是动态的、开放的，是伴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语言被不断

赋予新意义，语言获得新意义的过程也是人类语言系统向前推进的过程。

2.“点赞”的语法建构

语言系统本身并不能产生新的语法结构和表达式。语法构式源于个体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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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使用过程中，通过与客观现实互动形成的一种体验认知的构建，是语言使用

者在运用诸如语音、语义、词汇等各类语言资源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身体经

验、认知策略以及社会文化语境因素共同作用而生成的。“点赞”源于一个具

体的网络动作，因而“点赞”最初是作动词使用，且一般作为不及物动词使用。

由于使用频率的增加、使用场合的拓宽，通过使用个体的认知以及社会文化语

境的交互作用，“点赞”的语法形态和表达方式在原构式基础之上日趋灵活和

多样化。例如：

（7）从以前被黑到不行，到现在无数人点赞，换了一个发型的袁姗姗真心

是励志界的最佳范本呢。（人民网—广西频道，2016—06—22）
（8）八成的直播控在直播中结交到新的朋友，最喜欢的是有共同“看好”

的同类，可以大家一起疯狂评论、放肆点赞。（人民网—新闻中心，2016—06—

22）
（9）沙溢点赞胡可：她是模范妈妈，我觉得挺愧疚。（人民网—黑龙江

频道—娱乐时尚，2016—06—20）
（10）点赞中国：我是一个兵，救人不留名。（人民网—新疆频道—要闻， 

2016—06—20）
（11）为了患者的健康托付，他们付出了青春、汗水，甚至健康的代价，

让我们为医生点赞！（人民网—江西频道，2016—06—18）
（12）一盘番茄炒鸡蛋展示了较熟练的厨艺，一口俄语更是让身边的其他

男星表示佩服，获得观众点赞。（人民网—安徽频道—娱乐星闻，2016—06—

25）
（13）农村生活垃圾咋治理？开县做法值得点赞。（人民网—重庆视窗—区县， 

2016—06—22）
在上文例句中，例（7）、例（8）中的“点赞”表达的是“通过点击赞图

标表称赞”的原义，且“点赞”作为不及物动词使用，其中例（8）还用“放肆”

作副词加以修饰，形象生动地描述了网友在点赞时的“疯狂状态”；例（9）、

例（10）中的“点赞”作为及物动词使用，后面分别添加了“胡可”和“中国”

作宾语，表示点赞对象；例（11）~（13）中，“点赞”和“给”“为”“获”

等表提示对象的词素一起使用，构成“给 / 为 / 获（得）……点赞”的搭配，使

“点赞”由一个主动行为转换成一个被动行为，表示“被别人点赞”。随着“点

击赞图标表赞赏”的概念意义抽象、泛化之后，“点赞”亦可作名词使用。例如：

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顿市的新娘娜琪雅将婚礼照片发布在网上后，网友们立刻

爱上了她和伴娘团自然清新的爆炸头造型。目前这组照片已经收获了超过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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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点赞。（人民网—云南频道—图片，2016—06—22）
在语言的经济原则作用下，“点赞”一词中“点”的语义逐渐隐退，而“赞”

的语义逐渐凸显，人们很快将“点赞”缩减为“赞”使用。缩减后的“赞”保

留了和“点赞”一样的语义概念，以更加灵活的语法表达方式适应了当代快节

奏生活的需要。如“赞”作名词，可以与量词及形容词搭配，构成“秒赞”“一百

个赞”“一千个赞”等近来非常流行的网络措辞。而作为动词、形容词使用时，

“赞”可以依据不同场合与各种修饰成分搭配，实现多种构式意义的表达。例如：

（14）最美警花赤脚执勤，95 后女交警暴雨中工作获赞。（人民网—福建

频道—万象，2016—06—25）
（15）孙俪同父异母妹妹曝光，颜值毫不逊色，网友赞一家都是神基因。（人

民网—山东频道—文化—娱乐，2016—06—23）
（16）朴实无华的文字打动人心，就连歌手李健也在微博上大赞歌曲。（人

民网—河南分网，2016—06—23）
（17）TFBOYS 首度同台飙戏， 网友怒赞“真正的校园剧”。（人民网—

江西频道，2016—06—24）
（18）刘诗诗是个邻家美女，这一张照片的侧脸超赞，不过还是觉得她正

脸更美。（人民网—深圳频道，2016—06—25）
（19）专家认为，电视剧《好先生》在人物设计上是平常荧屏上不太多见

的形象，剧本比较出新，剧中运用了很多插叙、闪回的叙事手法，非常赞。（人

民网—湖北频道，2016—06—25）
例（14）~（17）中，“赞”都作为动词使用，其中，例（14）表“被

动赞”，其余例句表主动赞；例（16）、例（17）用“大”和“怒”作为修

饰，表示夸奖的程度；而例（18）、例（19）中，“赞”作为形容词使用，与

“超”“很”“好”“怒”“绝”“非常”“无限”等程度副词搭配使用，表“值

得称赞”，引申出“好”“精彩”“太棒了”等意义，能更直接地表达强烈的

情感和态度。

除此之外，由于使用人群的激增、使用领域的扩展以及搭配对象的日益增多，

“赞”和“点赞”在词性多样化的基础之上逐渐产生成为“类词缀”的趋势，

并具有很强的能产性，可以与一些词根组词。当代社会，只要与引人关注、被

夸奖等概念相关的人、事物、现象或动作，都可以和“赞”或“点赞”组合使用，

形成“×（点）赞”、“点赞×”等格式的新词群，如“集赞”“按赞”“刷赞”“求

赞”“拉点赞”“点赞党”“点赞数”“点赞量”“点赞一族”等网络词语变体。

基于使用的语法理论认为，语法模式是在人们使用语言过程中不断涌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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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bee，2006；Hopper，1998），语法形态随着语言使用经验的变化而发生改

变（Wells et al.，2009）。“点赞”的广泛使用不仅拓宽了其语义表达，也引发

了“点赞”语法结构和功能属性的拓展和延伸，而使用群体的多样性及使用场

合的多变性更赋予“点赞”灵活的动态语法特性。 
3.“点赞”的语用适应

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时刻都在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通过与个体情感认知

以及社会语言环境的动态交互作用，那些能够适合更多交际场景和贴切表达意

图的语言形式才能得以保存并获得发展。网民个体认知的发展以及网络媒体环

境的交互作用赋予了“点赞”新的语用色彩。语用色彩含义由社会语境赋予，

能够显示词语新旧含义的差异。随着“点赞”在越来越多社交网络场合中的使用，

“点赞”衍生出更多丰富的语义意涵和创新用法，与“点击赞图标表达认同和

喜爱”的原义出现了较大差异，有的甚至完全相反。比如：“点赞”可以表示“信

息已阅”；给别人“点赞”是为了收获别人对自己“点赞”；熟悉的人彼此支持，

借“点赞”沟通感情；长时间没联系的朋友通过“点赞”表明一种存在感，隐

晦地告诉对方“我在关注你”。而在“一方有难，八方点赞”基础之上改版的“××

有难，八方速来点赞”表达中，“点赞”的实际意义已完全失去了“认同、赞美”

等积极层面的意义，转而表达一种“幸灾乐祸”的消极语义。

“点赞”作为网络流行表达，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不仅适用多种交际场合，

对不同地位和阶层的用户个体也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例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5 的新年贺词中，称赞“我们的各级干部也是蛮拼的”“我要为我们伟大的

人民点赞”。“蛮拼的”和“点赞”的使用，使国家元首的新年贺词更加亲和、

接地气、有人情味，透露出主席与民众相呼应的用心，最大程度上拉近了主席

与人民的距离，展现了主席的亲民风格和人格魅力，并立即得到网友的积极回

应，“这一年，习大大也是蛮拼的，为习大大点赞！”在此交际场境中，“点赞”

的使用跨越了交际双方因社会关系和交际身份界限差异带来的鸿沟，有效地起

到社交纽带的作用，实现了官方与民间舆论在空间维度的良性与和谐互动。再如，

“住房商贷首付比最低 20%，开发商点赞新政”（成都商报，2016—02—05）。

法规、条款一般较严肃和庄重，“点赞”在此语境的运用透露出开发商对央行、

银监会颁布的住房商贷首付新规的支持，同时也隐含着新规的合理性以及新规

对开发商可能带来的福利，消除了银行一直以来严肃、刻板的印象，缩短了开

发商和银行之间的隔阂，使两者之间的交流过程更和谐。

作为流行表达，“点赞”不仅能适应不同网络情境的交际需要，在被网民

广泛使用过程中，“点赞”从网上走到网下，从网络走向社会，成为一种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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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欢迎的时尚语言表达构式。现实言语交际中，“点赞”有助于实现真实意图

含蓄、委婉的表达，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在多重交际场合中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例如：对于初次谋面的女士，男士可以使用“为您的美丽点赞！”的表达方式

去恭维对方，会面结束可以使用“为我们今天的相遇点赞！”“点赞”在该交

际场合的使用，委婉、恰当地表达出男士内心的欣喜，恰到好处地表露出男士

对该女士的好感和欣赏。 
从网络走向生活的“点赞”具有更加广泛的适应性，在面对面言语交际中，“点

赞”表达通过遵守言语交际的礼貌原则，能够消除现实交际过程中出现的不利

于合作原则的要素，有效挽回对方面子从而保证双方言语交际的顺利进行。比

如，A：嘿，我这次的新发型怎么样？ B：嗯，我觉得头发染的颜色稍微暗了点，

不过总体还是要点赞哦！ B 对 A 的问题进行回答时，使用“点赞”实现了对言

语交际面子原则的遵守，含蓄地表达了负面语言因素，“点赞”一词转换了对

A 新发型的不利评价因素，实现了对当前交际语境的顺应，维护了对方的面子，

保证了双方良好交际的顺利进行。“点赞”在不同语境下的灵活表达和对不同

场合的动态适应让一些表面看似不合规则的用法在特定语境下获得了合理的意

义解释。

结语

语言的规则和发展均源自于语言的使用。从复杂适应系统视角出发分析网

络语言的使用和发展，能厘清网络语言与网民个体认知的发展及社会环境之间

的相互作用和关系，更好地解释网络语言形式和结构的变化发展模式，进一步

分析各种复杂的网络语言现象。本文通过对以“点赞”为代表的网络新词在使

用过程中语义、语法及语用演变发展进程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网络新词的形成丰富了当代汉语的表达方式。在语言发展过程中，

新语言现象会不断产生。“点赞”由“点击赞图标表欣赏”的原义，发展为今

天具有多种语体色彩、适应多种场合的表达构式，不仅适应了快节奏的网络生活，

更有成为现代汉语中固定成员的趋势，成为推动语言交际的一个动力。“点赞”

的出现与发展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语言创造能力，“点赞”被接受反映了社会对

新语言现象的宽容与接纳。“点赞”的语义演化过程体现了语言在使用过程中

对自身的传承，极大地丰富和拓宽了当代汉语的表达构式。

第二，网络符号与传播的互动为当代汉语发展提供了新动力。网络语言是

人类语言史上的一场革命（王德亮、仲梅，2008）。网络作为传播媒介首先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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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点赞”，网民在使用网络交际的过程中扩大了“点赞”的搭配对象，丰富

了“点赞”的意义表达。“点赞”操作简单方便，满足了现代人用最简捷的表

达传递最多信息的交际需要，又进一步加快了社交网络的发展。“点赞”表达

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语言符号与传播的互动，网络巨大的传播力给“点

赞”提供了变异和扩展的空间。网络语言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汉语的表现力，

丰富了汉语表达的组合方式和表现手法，让现代汉语日趋灵活和多样化，为中

国传统语言带来了活力。

对诸如“点赞”网络新词的分析研究能进一步了解当前网络语言的发展规律，

同时能够深入理解当代汉语语法化与词汇化过程。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对语言

使用需求发生了变化，语言本身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个及时的、动态的顺应和

拓展，这也是语言随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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